
这些天，每日读上几首

唐诗。读到的诗里，最喜欢

的莫过于王维的《青溪》：

“ 言 入 黄 花 川 ，每 逐 青 溪

水。随山将万转，趣途无百

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

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

苇。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

此。请留盘石上，垂钓将已

矣。”

读诗，万不可少了身临

其境的想象。在我脑海里，

诗里所谓的“声喧”，并不是

喧闹吵嚷，应是溪水潺潺、

汩汩而流的叮咚声。松林

也不是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的树林子。

这里没有杂树，没有蒙络摇缀的藤蔓，

只有挺拔高耸的青松。更重要的是，树

木得疏朗有致，毫无阴森可怖之感，比

“日色冷青松”要明媚一点儿，阳光能从

枝丫间透过，越发增添一份深杳阒静。

溪水在松林间缓缓而流，清澈见

底，水中菱荇和岸边芦苇的投影随着水

波微微荡漾，轻轻招摇。菱荇和芦苇也

得疏密有度才行，太稀稀拉拉则披离无

状，太丰茂繁盛则杂乱无章。这一湾澄

亮的青溪水，正如王维此时清明通透的

心性，也让人想起“潭影空人心”的空寂

和空灵，使得万虑全消、心无杂尘、六根

清净。有了这份通透和清净，随口一

赋，皆成天籁。

王维说自己是“兴来每独往，胜事

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

想，王维每每探寻青溪时，也是一个人

独往，缘溪而行，随山百转，忘我地徜徉

于水光山色中，慢慢生出出尘的欢喜和

遗世的宁静。

我读到《青溪》这首诗的时候，正是

凌晨五点钟。窗外莫名的轰隆声时断

时续，扰人清梦，让人整夜不能安眠。

我一直辗转反侧，心烦意乱，索性起来

读诗。一边读诗，一边随着诗人的描述

缘溪而行，仿佛也走进了那片松林，听

到淙淙的流水，看见林间的阳光、光影

下清澈的溪水、水里的菱荇和岸边的芦

苇，顿时心生欢喜，无怨无忧。

读诗完毕，一转头，窗外已可见金

黄的曙光洒在河面和几户人家的屋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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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谷子是“双抢”中最头疼的任

务之一。

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就得扛

着大竹扫把去扫晒谷坪。这是门细

活，不仅要扫掉坪子上的叶子、稻草、

秕谷，还要把坪子上的灰尘扫得干干

净净。扫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风向，否

则，准弄得你灰头土脸的。

接着是倒谷子了。我熟练地解开

纤维袋上的绳子，轻轻一推，啪的一声，

谷子争先恐后从袋子里奔出。我拎起

袋子底部的两个角，缓慢地边抖边拖

动袋子，谷子划出一条金黄大道。待

所有的谷袋子倒空后，晒谷坪上已经

有无数条金黄大道纵横交错了。

耙谷子也是有学问的，要先把谷

子耙向晒谷坪各个角落，再细细地把

整个晒谷坪的谷子一 一耙匀，厚薄

基本相一致。

汗流浃背地忙活了大半天，太阳

出来了，早起的鸡、鸭、鹅在一旁虎视

眈眈、蠢蠢欲动久矣。与它们“斗智

斗勇”成了接下来的一个让人烦不胜

烦的任务。你在晒谷坪旁巡视，它们

则循规蹈矩地在不远处觅食，一副安

分守己的模样。你去树荫下躲凉，或

者是回家喝口水，哪怕只一会，它们

便蜂拥而上，“嗒嗒嗒”地啄食。我气

得怒目圆睁，向它们怒吼一声，惊得

那些偷食者扑棱翅膀跌跌撞撞地落

荒而逃。不少谷子被扑棱到晒谷坪

边沿，有的溅落到晒谷坪外面的泥巴

上或青草中，为了不被母亲看出端倪

而受责骂，我赶紧拿个小笤帚清扫

“战场”的痕迹。

翻耙谷子是晒谷子必不可少的

一个环节。通常每隔一个小时就必

须去翻耙一次，这样谷子干得又匀又

快……

看云听雷识天气也是晒谷子一

项必备的本领。时刻保持警惕是一

个晒谷员必备的素质：一边竖着耳朵

搜集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一边不时

地抬头看天空。太阳躲起来一会，或

者哪里有声雷鸣，便立即四处登高远

望，一旦发现情况不对，我便如打了

鸡血的斗士，立即投入到收谷子的紧

急战斗中。先是抡起耙子，左一耙右

一耙地把谷子耙拢，然后丢下耙子，

拿起大竹扫把把耙薄的谷子扫到一

起，撮谷子、装袋……我像一个训练

有素的士兵，有条不紊地奋战在谷场

上。多少次，因为“战机”把握得当，

谷子免受暴雨袭击。

天气好，谷子晒一两天就可以入

仓了。看着金黄的谷子欢快地跳进

谷仓，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整天穿梭于家事和工作之间，

看的是熙熙攘攘的街道，闻的是喧

闹杂乱的人声，感觉大脑都变得混

沌了。

周末，似箭般地冲回家后，迫不

及待地卸掉一身的“电器”，“断电”

过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轻松生活：

就着月光读书，无外出交际，穿着家

居服，懒懒散散地在屋里东游西荡。

难得的一个双休日。

一大早，我从三楼下一楼，从一

楼上三楼，提着一桶晒了几日的自来水，将家

中的棕榈、橡皮树、墨兰，统统地浇了一遍，松

松土、剪去枯枝与残叶，花了三十五分钟；

擦拭了一下书房的摆件——红木雕刻的

大象，仔细端详了一阵，回味着得到这尊木雕

大象的过程，用去二十分钟；

将近二十平米的书架上的灰尘拂扫一下，

整理、归类多日前翻过而未归位的书，用去近

两个小时；

随手翻看一本保罗·福塞尔的《格调》，用

去四十分钟；

……

十时许，阳台上，阳光早已洒满。将躺椅

辅开，尽力伸展开四肢，让明媚的阳光透过落

地窗照在我的四肢、脸上、头发上，暖洋洋的，

难得能享受一下大自然的恩赐，惬意而满足。

中午，阳光直射阳台，思绪随着上升的暖

气流，回到曾畅游过的七彩丽江。那是一座具

有浓烈人文气息的小城，明亮的月光下，总会

有步履缓慢的、上了年纪的纳西老人悠闲地踱

步，他们身着藏满历史的靛蓝色衣服，头戴红

军时期的八角帽，对眼前身后猎奇的目光视而

不见，哼着一首叫纳西净地的歌曲，优哉游哉。

与纳西老人相比，我们步履匆匆。上班族

更多的时候将糊口放在第一位，为工作花了太

多时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极少，没有办

法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梦想。

工作确是立身之本，但也不要做心灵的穷

人。如我这般，偷得浮生半日闲，学会静静地

享受那一份恬淡与虚无、悠闲与安宁吧，哪怕，

只有片刻。

夏日正浓，树荫越窗，蝉鸣声声入

室来。

父亲端坐他的诊室，把脉的手时而

松弛，时而紧按。他眉头舒展时，偶尔

问上两句，轻言细语，唯恐把到的脉搏

游离指间。

把完脉，药方酿出，他总说一句：

“放心，吃几副就会好，没有啥大毛病。”

仅一句话，是一位老中医所有的底气和

良心所在。

父亲从医五十余年，如今是家乡人

信赖的老中医了。来求医者不乏老人

少者，我总见他们愁眉而进，喜悦而出。

而几十年前，愁眉紧锁的是奶奶和

父亲。爷爷也是一位中医，可因为阶级

问题结怨而英年早逝。为了继承家业，

奶奶费尽了心思才让父亲这一个独子

学上中医。

行医之余，父亲还要下田农作，因

为爷爷的阶级问题，我们家的经

济一直拮据。但父亲勤奋好

学，我幼小时，家里的报纸杂志

和书都是关于中医的。我也常常翻看，

还能背得出几首汤头歌。

儿时农忙时节，田野稻浪翻滚，打

谷机轰隆作响，谷粒飞扬。

父亲埋头踩着打谷机。田垄上传

来喊声：“龙医生，我家孩子中暑了，麻

烦你去看看。”轰隆声戛然于烈日下，父

亲早已上岸，背起暗红色皮革药箱，踩

着单车就跟着岸上喊他的人跑远了。

远方，是病人在等待。

那时候行医，都是病人的家属来

请，父亲再去，路程有远有近，日子有晴

有雨。药箱的暗红裂出了白色的纹路，

有如病人健康后的微笑；那辆自行车也

锈迹斑斑，烙刻了风雨的印痕。这样的

行医生活持续了十多年。

我师范毕业那年，父亲50岁，他在

外租房开起了一家诊所，他也从“赤脚

医生”成为了坐诊的医生。来求医者络

绎不绝，父亲从来都是和颜悦色，望闻

问切，药方开了一叠又一叠。

开诊所后，父亲极少外出就诊，大

家的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来求医的人

都骑上了摩托车。父亲也正好遇上了

国家的好政策，“赤脚医生”可以参加全

国的医师资格证考试，他在 60 岁那年

拿到了医师资格证。他举着证书跟我

和弟弟说：“我终于是正式的医生了，想

不到还有今天啊!”

诊所开了几年后，前来就医者大多

开上了汽车。遇到家庭条件差的病人，

父亲常常免去挂号费，甚至免收药费。

也常有赊欠药费的病人，父亲从不催

促。他深知，自己的幸福日子来得不容

易，扶人一把，余香自留。

家里渐渐富裕，我当老师，弟弟则

继承了家业，如今也是一名中医。小侄

儿摸爬滚打皆在中药间，他早已能背很

多汤头歌。小侄儿 11 岁生日，他说：

“我长大后要当医生。”72 岁的父亲震

惊一笑，满脸慈爱，说：“考湖南中医学

院！”

夕阳的尾巴刷红了天边，夏风长长

又凉凉，沉沉柔柔的中药香从药房吹往

田野山丘，中医传家，幸福安康！

药香吹往田野山丘药香吹往田野山丘
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明德中心小学 晓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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